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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阴荏苒，⼀一转眼毕业已近 30年年。回想当年年，

总有些平常却⼜又不不平常的⼈人和事，深深刻在记忆中，

画⾯面清晰，不不随时光的流逝⽽而褪⾊色，且影响⾄至深。

学长周军
周军是 1978 级的学⻓长，和我同是来⾃自合肥。

第⼀一次遇⻅见周军学⻓长，是在 1980 年年 8 ⽉月底，作为

⼊入学新⽣生的我坐在由合肥去北北京报到的⽕火⻋车上，我

和周军的座位是⾯面对⾯面。那时的⽕火⻋车没有空调，⻋车

窗⼀一路路都是开着的；⻋车速很慢，合肥到北北京要坐快

⼀一天⼀一夜，为了了打发时间，都带着⼀一些诸如⽠瓜⼦子花

⽣生之类的零⻝⾷食；那时⻋车厢⾥里里的乘客⼈人数，可以⽐比照

现在上海海⾼高峰时段公⻋车⻋车厢⾥里里的⼈人数；那时的⼈人们，

不不知道环保概念，随⼿手就会将花⽣生壳⽠瓜⼦子⽪皮包装纸

之类的垃圾往窗外扔。⽽而那时的周军，⾏行行为则有点

“ 异类” ：将吃完的东⻄西放在随身携带的⼀一个纸袋

⼦子⾥里里，待列列⻋车员快到站打扫卫⽣生时交给他。

新⽣生⼊入学的第⼀一天晚上，学校都会在图书馆外

⾯面的操场免费放映两场电影（平时是5分钱⼀一场）。

周军恰巧和我同住 7 号楼，晚饭后周军来到我的宿

舍，告诉我带上宿舍的凳⼦子，领着我来到操场。路路

上我⼀一直奇怪他为什什么没有带凳⼦子，⼼心⾥里里还盘算着

和周军看电影时轮流坐；到了了操场，周军说开学第

⼀一天很多⼈人要提前借书查资料料，他要早点去图书馆，

晚了了就没有座位了了，说完就快步⾛走向了了图书馆。⼊入

学第⼀一天，从周军这⾥里里我知道了了，上晚⾃自习是要抢

座位的。

周军是我遇⻅见的第⼀一个清华⼈人，对于 17 岁的

我起着处事启蒙的作⽤用。谢谢周军学⻓长！

 

老师邢家鲤
⼋八⼗十年年代的清华，勤勤奋⼯工作、朴实⽆无华是⽼老老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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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的共性。但是，每个⽼老老师也都有⾃自⼰己的特点。学

习期间的不不同阶段，每位⽼老老师从学业和为⼈人上，都

对学⽣生们传道授业解惑，受益终⽣生。

邢⽼老老师在 1981 年年教了了我们⼀一个学期的《⼯工业

⽣生产过程概论》，课时不不⻓长，影响却很⼤大。

百度百科上是这样介绍邢家鲤的：“ 邢家鲤同

志坚定地信仰⻢马克思主义。在‘ ⽂文⾰革’ 期间，他曾

受到残酷迫害，但他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信念始

终不不渝。”

确实，邢⽼老老师是⼀一个坚定执着的信仰者，⾃自始

⾄至终毫不不动摇。邢⽼老老师谈到过⾃自⼰己的出身：⽗父亲是

南京政府国⺠民党的⼤大官僚僚，1948 年年考进清华时，邢

⽼老老师的⽗父亲对他提出了了三个不不准：1、不不准在学习

上偷懒；2、不不准在学期间谈恋爱；3、不不准接触共

产党。邢⽼老老师说：⽗父亲的前两个不不准他都严格执⾏行行

了了，⽽而第 3个不不准他进学校的第⼀一个学期就违反了了。

出身于⼤大官僚僚家庭的邢⽼老老师，对于⼯工农群众的

热爱是如此真挚；⼀一辈⼦子两袖清⻛风，艰苦朴素是他

最好的写照。2004 年年⼏几位同学去邢⽼老老师家⾥里里时，

发现⽼老老师住处的家具还是 1981 年年时⽤用的⼏几件，⽽而且

还是从学校借的。⽼老老师的家虽然简陋陋，但是家具却

是异常地整洁。⽼老老师说：这是公家财物，将来要还

给公家，要保护好，不不能有损坏。即使到了了 2011 年年

的今天，同学们谈到⽼老老师时看法完全⼀一致：有些⼈人

说这些话我们听着会觉得假，邢⽼老老师说同样的话我

们则由衷地敬佩。⽼老老师将清华“ ⾏行行胜于⾔言” 的作⻛风

体现在了了最平常的地⽅方。

邢⽼老老师是⼀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，也希望

更更多的年年轻⼈人成为共产主义者。但是，⽼老老师并不不教

条，建议每个⼈人都将⻢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通读 2～ 3

遍后再思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。遗憾的是，《资本论》

很深奥，⼯工科学⽣生的学习很紧张，我⾃自⼰己连第⼀一卷

的⼀一半还没有读完就放弃了了。

⽼老老师教课时更更是⼀一点也不不保守：在谈到中国未

来发展时，⽼老老师介绍了了很多美国先进的⽅方⾯面，特别

推荐每个⼈人要去读两本美国⼈人⾃自⼰己写的书：⼀一本是

《美国通史》，讲的是美国建国到⼆二次⼤大战前的历史；

另外⼀一本是《光荣与梦想》，讲的是美国⼆二次⼤大战

到越战时的历史。⽼老老师说，⽤用美国⼈人的眼光去了了解

美国的历史最真实。可以⾃自我安慰的是：这两本书

当年年我很快就从图书馆⾥里里借出来阅读了了，《光荣与

梦想》这些年年读了了好⼏几次，去年年⼜又重读了了⼀一遍。

邢⽼老老师并不不是能源专家，但是他在 1981 年年讲

课时就对我们反复灌输能源战略略的重要性。⽼老老师要

我们牢记⼀一个数据：美国的⼈人⼝口只是世界⼈人⼝口的不不

到 5%，却⼀一直消耗着世界能源的 50%以上。⽼老老师

不不断地强调：中国在发展过程中⼀一定要重视对能源

的节约利利⽤用。这些数字和理理念，即使在多年年的⼯工作

后也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。

2004 年年 11 ⽉月底，邢⽼老老师去世。尽管⽼老老师⽣生前

多次表示去世后不不举⾏行行仪式，但是在热爱他的学⽣生、

同事和领导的请求下，还是在⼋八宝⼭山举⾏行行了了⽼老老师的

追悼会，⼤大家从全世界以及全国各地四⾯面⼋八⽅方赶来

参加，三天后⼜又举⾏行行了了⼀一场追思会，我们班级的四

位同学代表⼤大家参加了了悼念活动，表达了了对⼀一位坚

定信仰者的敬仰之情。

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
体育⼀一直是清华的传统。中国最著名的第⼀一代

体育理理论家和教育家⻢马约翰教授，就⻓长期担任清华

体育部的主任，在清华⼯工作了了 52 年年。“ 为祖国健

康地⼯工作五⼗十年年” ，就是在 1964年年 1 ⽉月庆祝⻢马约翰

教授在清华⼯工作 50 年年的会议上，蒋南翔校⻓长以⻢马

约翰教授为典范向同学们提出的。这个⼝口号⼀一直延

续到今天。“ 同学们 , 课外锻炼时间到了了 , ⾛走出宿

舍 , ⾛走出教室 , 参加体育锻炼 , 争取为祖国健康地⼯工

作五⼗十年年” ，在清华园中 , 每天下午 4 点半 , 校园

⼴广播都⼀一定会响起这⼀一段熟悉的声⾳音。当年年的我们，

每每听到⼴广播⾥里里的声⾳音，都会收拾拾书包离开教室，

回到宿舍换好运动⾐衣后奔向操场。

有⼀一个真实的笑话：⼤大学时的我，体育成绩⼀一

直很糟糕，最困难的是百⽶米短跑的测试，达标的成

绩是百⽶米 13.4秒（或是 14.3秒？），但是每次我都

差了了⼀一点点。后来，⼀一位“ ⾼高智商” 的学⻓长点拨我，

叫我选择北北京有强⻛风的天⽓气顺着⻛风跑。试验的结果

⾮非常成功，从此我的最弱项——百⽶米短跑达标问题

就得到了了解决。

还有⼀一个真实笑话：当年年清华本科的学制是五

年年，⼤大四时的体育课可以选修⾃自⼰己喜欢的项⽬目。我

们同宿舍的四个同学商量量好了了⼀一起选排球专项，并

做好了了分⼯工：⼀一个同学⾼高⽽而壮可以做主攻⼿手，另外

两个同学⾼高⽽而瘦可以做副攻⼿手，⽽而我个⼦子不不⾼高也不不

壮就做了了⼆二传⼿手。选修课的安排是在⼤大操场举⾏行行的，

不不同科⽬目的⽼老老师划地为界，我们四个⼈人本来都站在

排球课⽼老老师⾯面前，旁边的举重课⽼老老师⾯面前则⼀一个⼈人

没有。这位⽼老老师是⽼老老北北京，身体内⼤大概原本就流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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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说相声的⾎血液。举重⽼老老师低着头在我们的身后踱

来踱去，边⾛走边反复地说：举重好呀，举重可以让

胖⼦子变瘦，瘦⼦子变胖⋯⋯ ⼏几分钟后，两个原来约好

了了做排球副攻⼿手的⾼高⽽而瘦的同学就站到了了举重⽼老老师

的⾯面前。那时还没有市场营销这个词，但是这件事

给了了我很多启发：推⼴广⾃自⼰己是需要艺术的，⽽而有艺

术的推⼴广是⼀一定能有成果的。需要补充的是：两个

⾼高⽽而瘦的同学确实在⼀一年年后练就了了⾼高⽽而壮的身材。

今天健身俱乐部的销售团队应该请这位体育⽼老老师给

他们做点培训，⼀一定有效果。

 

高起点的音乐启蒙
“ ⽂文⾰革” 时期全中国唱的都是激昂的红歌，交

响乐作为资本主义的“ 舶来品” 是被坚决禁⽌止的。

敢于欣赏交响乐的，轻则是被作为⼩小资产阶级的典

型被批判，重则是被作为“ ⾥里里通外国”的嫌疑被批⽃斗。

粉碎“ 四⼈人帮” 后，交响乐可以重新演出，但是⾯面

临着没有观众的窘境。

著名指挥家李李德伦当时任中央交响乐团（现在

中央乐团的前身）团⻓长，提出了了“ 交响乐从⼤大学⽣生

开始推⼴广” 的理理念。李李团⻓长的⼀一个妹妹在清华做⽼老老

师，于是，清华就成为中央交响乐团推⼴广交响乐的

第⼀一站。

1980年年开始，中央交响乐团每个学期都会在清

华的⼤大礼堂举⾏行行交响乐⾳音乐会，李李德伦⽼老老先⽣生亲⾃自

参加，为同学们讲解演出作品的背景、作曲家的⽣生

平以及参加⾳音乐会时的礼仪，包括⿎鼓掌的礼仪。每

次⾳音乐会我都会参加，由此也深深地喜欢上了了⾳音乐，

仅有的四⻔门选修课除了了 1 ⻔门选古代⽂文学解析外，其

余三⻔门全部选了了⾳音乐。

喜欢⾳音乐是清华的传统。当年年的清华园，每周

⼀一到周六晚上的六点半，学校的⾳音乐室⼀一定会播放

半个⼩小时的⾳音乐，⽼老老师会在播放前⽤用 3 ～ 5 分钟对

作品进⾏行行简单的介绍。不不论是刮⻛风下⾬雨，还是酷暑

严寒，每天的这个时候，很多同学会聚集在⾳音乐室

前，沉浸在⾳音乐的美妙世界⾥里里⋯⋯

体育和⾳音乐，虽然与我们的专业学习⽆无关，却

让我们受⽤用终身。80


